悲壮与深沉

——谈陈子昂赠别诗的审美效果差异的形成

山东省郓城一中 张均华

   《送魏大从军》：“匈奴犹未灭， 魏绛复从戎。怅别三河道， 言追六郡雄。雁山横代北， 狐塞接云中。勿使燕然上， 惟留汉将功。” 《春夜送友人》：“银烛吐青烟， 金樽对绮筵。离堂思琴瑟， 别路绕山川。明月隐高树， 长河没晓天。悠悠洛阳道， 此会在何年。”

   陈子昂的赠别诗流传下来的主要是这两首，然而它们产生的审美效果却迥然有别。如果说《送魏大从军》给人以大江东去的悲壮的话，那么《春夜送友人》则有种春水东流的深沉。造成这种审美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从分别缘由上看：《送魏大从军》题目就告诉了我们赠诗的缘由是友人魏大要御边保国要出征，这就决定了这首诗的内容要和征战戍边有关，这也就决定了其情感基调和总体风格。因为作者欣然相送，所以诗中洋溢着豪情和慷慨悲壮之气，风格雄浑豪壮，气势昂扬；《春夜送友人》则没有交代分别的缘由，但却也正因了其不明缘由而成为一种最寻常也最无奈的分别。但这首诗并没有因此而稍为逊色，因为它投射的是别一种感情。

   其次，从分别的地点及气氛上看：《送魏大从军》是在空旷辽阔的“三河道”慨然分手，《春夜送友人》则是选择了惹人愁思的家中堂前。《史记•货殖列传》说：“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此处不但概指在都城长安送客的地方。也借其空旷辽阔而壮其志；家中堂前，友人面对，自然情浓浓意绵绵，要么缠绵悱恻，要么深沉凝重，那种悲壮豪情是自然不会有的。

   最主要的，也就是产生这种审美差异的决定性因素还是两诗在描写传达方式上的不同。

   《送魏大从军》首联“匈奴犹未灭， 魏绛复从戎”暗用霍去病“匈奴不灭，无以家为”的典故，将魏大比做春秋时曾以和戎政策为晋消除边患的大将魏绛，“和戎”变为“从戎”，提笔就把边防大事、国家安全与友人出征联系在一起，使这场分别从一开始就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全诗洋溢着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奠定了全诗的基调；颔联“怅别三河道， 言追六郡雄”以“怅别”起头，让人想到友人此去厮杀疆场，凶多吉少，分别怅惘是合情合理的，然而惜别说话并不是儿女情长，而是“六雄郡”，尤其是“追”字的运用，可以体会到依依惜别的友人正在用古代英雄的壮举相互勉励；颈联“雁山横代北， 狐塞接云中”则是由虚写友人所到之处的险峻，而实感此去从军的责任重大，这里已没有怅然之情，取而代之的是御边保国的自豪感和庄严的使命感，这里自然而然引出了下文诗人对友人所寄予的厚望；尾联“勿使燕然上， 惟留汉将功”又使用了“窦宪在燕然山刻石记功而还”的典故，希望友人不但报效祖国，还能扬名塞外。所以这首诗感情豪放激扬，语气慷慨悲壮，英气逼人，读来如闻战鼓，有气壮山河之势。

   《春夜送友人》则采用了另外的描写传达方式。首联“银烛吐青烟， 金樽对绮筵”在别宴将尽时拉开序幕，不见人影，但有“静物”，不闻人声杯响，但见青烟独飘，金樽空对。颇为寂静的画面背后，是否有离人那怅然凝视的眼泪呢？这境界，无疑是深沉而凝重的；颔联“离堂思琴瑟， 别路绕山川”由静趋动，离筵已散，分手在即，转思琴瑟，借琴瑟之韵律和谐来比拟友情之深厚。朋友此去山高路远，两人不知何时再相见，怎不令人心潮起波澜？颈联“明月隐高树， 长河没晓天”承接上文，场面转向离堂携手户外，遥望晓天：这是一个春天的月夜，月亮西沉，已被高树遮掩，耿耿长河也将被破晓的曙光隐没。一“隐” 一“没”，暗含友人终将分别带来的惆怅，情感的抒发更为凄切；尾联“悠悠洛阳道， 此会在何年”由实转虚，“洛阳道”不过借指古往今来的离别之道。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但一别之后，“此会在何年”，对离人的思念是绵绵无期，正如那“洛阳道”的悠悠无尽，道出了相别时难见更难的深沉的哀思。

   总之，《送魏大从军》是赠别远征友人，全诗慷慨豪情，悲壮雄浑，诗的设景写意，也无一不与这一风格相呼应。《春日送友人》虽无一字极写离愁别绪，却又使整首诗都笼罩在一种淡淡的悠长的伤别之中，让人哀而不伤，回味无穷。而所有这些审美效果差异的形成都是由诸多因素共同作用才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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